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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书稿真实地描绘了“瑶沟村人”的生存环境、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，写出了以“阎连科”为代表的几
代人，身处困境中的痛苦与挣扎，并寄予了深切的哲学思考和忧患意识。
“阎连科”从稚嫩到所谓“成熟”的成长过程，就仿佛是一场情感的炼狱，它体现出的是几代中国人
不断升起又不断破灭的永不停止的梦，这梦可悲可笑，又可敬可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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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连科，著名作家。

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。
1978年应征入伍。
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。
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
1979年开始写作。
曾获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项。
其作品被译为日、韩、越、法、英、德、意大利、荷兰、以色列、西班牙、塞尔维亚等10余种语言，
在20多个国家出版。
2004年退出军界。
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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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章 混浊的我与乡间的他们　　一　　你听我先向你述说这样一个故事，皆为野村俗事。
──说从前，山上有座庙，庙中居住着三个老和尚。
忽一日，三个和尚立门口，头顶寺瓦，脚踩青石阶，详详细细朝山下张望，猛见从山旁摇出一样东西
。
大和尚说是条狗，二和尚说是头牛，三和尚说是匹骆驼，结果，东西近了，是个人。
三个和尚朝着那人看，大和尚见那人披了绿头巾，二和尚见那人披了红头巾，三和尚见那人披了黑头
巾。
至尾，那人又近，却见啥头巾也没披，只枯着一头白发。
于是，三个和尚相视一笑，又极细密地盯死来人，大和尚吃惊道：呀，来者是我表姨。
二和尚一眨眼，忿忿：不是你表姨，是我姑！
三和尚一阵不语，待来人更近，车转身子怒喝：谁也不是，是我亲娘！
！
三个和尚急起来，打得极凶，砰啪声中，又都看清，来人不是表姨，不是姑，也不是亲娘，是一个男
人⋯⋯最后，男人也不是，竟是只老鼠──这故事，你信吗？
　　信不信由你。
　　漾荡馍味的秋天，太阳如饼如球，四野阵阵飘香，世界都是暖气，都是甜味，腻得人倒胃。
近处播种小麦的庄稼人，拉绳开始扭弯，开始收耧回家；远处耙耧山坡上，放羊的懒汉，鞭杆戳在天
下，仰躺坡面，微闭斜眼，呼吸着馍味秋气，把太阳拦在胸脯上，死睡。
白羊在他周围点点弹动，“咩——”，叫声扯天牵地。
村里炊烟缕缕收尽。
猪、狗、鸡、猫，开始往村头饭场晃动。
　　时已入午。
　　村委会开会，领导干部齐到。
村支书传达了乡书记的讲话精神。
村长谈了调整土地承包意见。
副支书说了计划生育十条困难。
经联主任摆了面粉加工厂、铁钉厂、手纸厂的生产形势。
晌午了，也终于会近尾声。
都等着村长或支书道出两个字：散会。
然后，均拍屁股，扬长而去。
可偏这时，村长瞧见一样景物：窗台上流着阳光，阳光中埋着秋叶，椿树的，小鞋样儿一般，叠着一
层。
有一叶儿，宽宽大大，被虫蛀了几洞，尖儿翘在天上，挑着一对金苍蝇。
金苍蝇一个背着一个，还闪闪发着光亮。
　　故事就是从这开始的。
　　村长看见这景物，旋儿闪回头。
“妈的，看见这蝇子我才想起来，乡里调来一个副乡长，大孩娃今年二十四，想在咱村讨媳妇，大家
给数数谁家姑女配得上，张罗成村里就又多一门好亲戚。
”　　村长前天参加了县里三级干部会，事情是散会前受托的。
话一出口，人们不在意，谁说在瑶沟村找个姑女嫁出去，免得他们老说瑶沟没仗势，万事都吃亏。
然人都不吭声，沉在静默中。
过一阵，治保主任说，村长，你们会上伙食咋样？
村长说天天鱼肉，还有电影看，不买票，尽坐中间好位置。
治保主任说，我们在家管秋督种，忙得屁都放不出，几天间肚子瘪得贴皮。
说着，朝窗外一眼深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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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太阳紫黄。
鸟在吃虫子，脖子牵着蓝天，虫在脖子中间胀出疙瘩。
村长年逾四十，在基层风雨二十余载，乡村文化很道行，一耳朵就听明白了治保主任的话中隐含，心
说操你娘，嘴却道，会计，买些东西来，让大家养补养补。
会计去了。
买了。
回来了。
花生、糖果、香烟、五香豆，还有新近冲进乡间的四川榨菜，五毛钱一包，鬼都爱吃。
这些物品，文明地堆一桌，七七又八八，颜色十足，景势如同惯常年例的拥军优属茶话会，把窗外的
咽虫鸟吓飞了。
太阳也退去老远，光亮弱浅起来，连窗台上做着事情的金苍蝇，也慌张飞去。
　　剩下的就是热闹。
　　热闹在桌上走来走去。
吃糖、吸烟、剥花生、嚼豆子，声音很震。
这是吃饭时候，响声灌满肚。
一边忙在嘴上，一边忙着思想。
不一刻，治保主任想到了三个姑女，一个是他伯家的，一个是他叔家的，一个是他小姨子，说年龄都
相当，皮面都不错，觉悟都不低，没有谁会收彩礼。
管民事的村里调解员，是个有模有样的人，他咽了一把花生，吃了三颗糖，又抓一手五香豆，说村长
，我侄女今年高考只差两分，下学了，该寻婆家了。
妇女主任说，把那个红糖递给我，甜死人，不行就把我妹子嫁出去，二十二，一个人开个小卖部，领
执照、进货都是单人手，连和镇上收税员打交道都不曾用过我，家里家外一手独，嫁出去我娘还真的
不割舍⋯⋯这样，豆一点儿工夫，姑女就堆了一桌，任村长挑拣。
村长在桌上选了一个胖花生，脱掉衣裳，扔进嘴里，说乡干部到底是乡干部，我孩娃找媳妇也没有过
挤掉大门挤屋门。
话虽如此，脸上毕竟有了很厚满意，笑像花生壳样哗哗啦啦落地上，铺满会议室。
　　热闹开始寂寞。
　　期间，支书始终缄默着，云雾抽烟，一脸远虑。
支书抽烟很清白，全抽自己兜里的，尽管兜里的不如桌上好，还短缺一段嘴。
看人话尽了，热闹枯了，他抠出烟来，扔给村长一支，自个燃一支，道说尿一泡，就徐徐步出屋。
　　我想向你说一下村委院。
村委院筑于民国初，原为娘娘庙，风雨飘摇七十年，烧过香，下过神，住过游击队，作过学堂，人民
公社化时充作大队部，大队改为村，又转为村委院。
再说支书这个人，成立大队支部是支书，大队改村时，说是实行村长负责制，党政要分家，支书就当
村长了——这件事在以后我还要单独说——后来党政在乡村不分了，支书便把村长位置让给了副支书
。
支书初为支书时，支书在院中栽下一棵树，椿树，一春一春，椿树就大了，支书就老了。
眼下，椿树一抱之粗。
眼下，支书枯着一头白发，立在椿树下。
他要和人独处总是出来立在椿树下。
椿树上长满了支书单独和人说的话。
　　村长吸着支书的烟出来了。
村长吸支书烟的时候，支书就有事要和他说。
　　“这事你咋不跟我通股气？
”　　“啥事？
”　　“副乡长要在村里讨媳妇。
”　　“翻倒翻倒，你家我家都没闲姑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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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　　“可副乡长立马就要当乡长⋯⋯”　　支书说这话时，眼含怨气。
村长听了这话，脸荡悔波，皮面一股劲儿秋叶，青青黄黄，黄黄青青，像火烟熏了一日。
他知道支书这话不是群众水平，话中写着一本文章。
村长和支书配搭二十年，从支书脸上学了很高文化，自然一目十行，就把那文章念得流畅，揣摸清亮
。
有一日，副乡长当了乡长，婚事就不单为婚事，媳妇就不仅为媳妇。
事情远上青天一层楼，将玉为石非小可了。
村长倚在树上，瞟支书一眼，脸上也更加秋叶，枯萎得仿佛即刻就要落下。
　　“真要当乡长？
”　　“乡长要调到商业局，他是来顶班的。
”　　到这儿，村长把烟落在地上，猛然回屋去，洋洋洒洒道：　　“日光爬上了椿树腰，支书还蹲
在厕所没出来。
都饥了吧？
散会吧！
我们村的姑女又不是嫁不出门，不一定硬嫁副乡长家娃。
不就他妈一个副乡长⋯⋯嫁过去不一定就荣华富贵啦。
散会吧，等副乡长上任看上谁家姑女再商量。
”　　就散会了。
　　治保主任、村委委员、妇女主任扫了桌上的烟、糖、花生。
民事调解员慢了一步，把桌上的烟盒拿走了。
烟盒上有花、有草、有山水，糊墙是上好纸，还可当菜籽盒，自然也属好东西。
大家吃着吸着走出会议室，果然见支书在厕所门口系腰带。
支书问说散会了？
答说散会了。
支书问说副乡长家儿媳订了谁？
答说村长是闲扯淡。
　　支书说：“有姑女还愁嫁。
”　　委员说：“走吧，一路走。
”　　支书说：“先走吧，我烟还放在会议室。
”　　就都走出了村委院，入了胡同里。
村委院门口有条狗，朝院里斜一眼，偏起右腿，蹬着天空，一泡长尿浇在了大门上，懒懒散散走去了
。
支书乜斜狗一眼，懒懒散散入了会议室。
　　村长、副支书、经联主任还没走，坐在屋里正等村支书。
桌上东西干净了，日光又扑来盖在桌子上，盖着他们的脸。
支书走进来，副支书让出一屁股红靠椅，说没事都回家吃饭吧，晌午错了时。
支书没言声，把自己搁在椅子上，缓缓的，如放一袋米，两眼有光无光、有意无意扫了一下会议室。
即刻，屋里空气就变了颜色串了味，静得可听见日光照耀的吱吱声。
似乎，支书这一扫，把村后耙耧山扫到了会议室，压到了村长、副支书和经联主任的顶脑上，压得他
们气都断入了肚子里。
　　我知道，你不相信支书的目光能有这劲道。
　　不怪你，因为其中缘由你还不清亮。
对你说，乡间俗事外人不明白，不理解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，各有其皇道，各有其民路。
如婚嫁：支书家大姑女是村长的大儿媳，支书家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，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
主任的大妹子。
接续起来，村委委员、治保主任、妇女主任、民事纠纷调解员、村委会计、生产组长、税代员、信贷
员、村中电工、水利组长、面粉加工厂厂长、铁钉厂经理、手纸厂领导、老中医、新西医、民办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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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红红绿绿，上上下下，都扎扎实实是亲戚。
没办法，都是亲戚。
都是亲戚！
乡间就是这物景、这面貌。
邻与邻、户与户、街与街、村前与村后、村左与村右、上村与下村、小村与大村，究竟起来，上三代
，下五代，没有不是亲戚的户，没有不是亲戚的人。
　　这就是乡间！
　　乡间就是亲戚连亲戚，谁有理由不惧畏支书那目光？
　　亲戚死着，也生着，线不断，总有远近之别，且近的总比远的近。
你说，支书的目光能没那劲道？
　　会议室的房子原是正堂庙，房梁上缠绕的龙凤仙神还依然活在房梁上。
支书扫了一眼他们，又扫了一眼房梁。
梁上的尘灰哗哗啦啦被扫落几粒，在日光中晶莹剔透，摔在支书脚前啪啪响。
　　“你家大姑女有了二十吧？
”支书望着经联主任说。
　　“十九。
”经联主任把目光挪到支书的脸上去。
　　“不小啦。
”　　“她还想再考一年学⋯⋯”　　然后，支书磨动一下眼，盯着副支书。
　　副支书舔了舔嘴唇，“我家大姑女，二十三⋯⋯可上个月订过了婚⋯⋯”　　支书问：“订了？
”　　副支书说：“订了。
”　　支书问：“订死了？
”　　副支书说：“活该她没高嫁的命⋯⋯礼都过了。
”　　又静默。
日光在地上沉沉爬着，压碎地砖。
有两只蝇子，在日光中追飞，且厮咬。
人皆不语，都盯着蝇子，仿佛那是两粒黄金。
支书开始吸烟，吐出山雾海雾，把日光淹在其中。
过了很久，村长伸手向支书讨要一支，没燃，说副支书和经联主任，现在咱不是开村委会，是咱四个
亲家打商量。
都别错拿主意，要不就把这门亲戚让出去。
让出去的后果你们都明白：是泼水倒山，收不回，扶不起。
实说吧，虽然副乡长家住山沟，那儿不通驴车不通电，挑一担水得走八里，可副乡长立马就要当乡长
⋯⋯咱是关起门来说，地比天近，天比地高，一家人不扬二家言，都是近亲戚，咱不说官话，你们想
想，今儿我一说副乡长要在咱村讨媳妇，你看委员们那响应⋯⋯人家都比你们想得远！
　　村长洋洒完这番话，如同一个包袱卸落地，松松肩，燃上烟，昂头不看副支书和经联主任，把目
光吊挂房梁上，脸上极厚淡然，仿佛爹对无可救药的孩娃懒得顾盼一眼。
如此，就把这二人推进尴尬里，推进冷落里。
　　一阵，副支书从冷落尴尬中挣出来。
　　“乡长真调走？
”　　“真调走。
”　　“副乡长⋯⋯上？
”　　“支书不光是我亲家，也是你亲家，你问嘛。
”　　“真这样⋯⋯让姑女把那边退掉！
”　　这当儿，经联主任站起来，像走，却说：“退啥。
女娃的亲事她愿意咱就别强硬，好歹也是新社会，又改革开放，咱又都是干部，不能让群众指骂。
让侄女儿和那边订婚就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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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边，让我家大姑女顶上，她满十九了，说考学就能考上了？
让她顶上！
”　　有了这话，副支书忽地心中一怔，忙也立起身来，朝支书面前站站，一脸好意把经联主任含在
其中。
　　“算啦，还是让你家大姑女考学，谋个前途。
”　　经联主任从副支书的好意中挣脱。
　　“白搭。
谋个好婆家也是她的福。
”　　副支书后退一步，又坐下。
　　“其实，我姑女对她这订婚⋯⋯压根不甘愿。
”　　经联主任还想说啥，又唯恐语意赤裸，张张嘴，目光落在村长脸上。
那目光中有话。
　　副支书也把目光落去，自然，目光中也有话。
　　村长把目光从梁上拿下，将脸竖直，不看他俩只看着支书。
　　支书烟已将尽，仅余一粒红点星在手缝里。
他样子冷漠沉稳，把那一星红点在桌角擦灭，站起，谁也不看，说该吃饭了，都回家吃饭吧。
言毕，就拧转身子，独自步出屋子，踩过村委院，踏上村街，一步跟着一步，款款朝家走去。
　　村长他们默默随后，步子一样沉稳而犹豫。
　　过午太阳又懒又丑，高高悬在天际，村街上已少有吃饭闲人，各家洗锅净碗的声音，叮叮当当，
清脆悦耳。
有只家猫，咬一只硕大老鼠，穿街而过，还横了一眼他们。
他们都没理那猫，只管走。
有人从家中出来，问说支书吃饭没？
支书说吃过了，还反问你也吃过了？
待支书走过，那人原话又问村长，村长说吃屁。
然后就快步紧走，想赶上支书，却终也不能并肩。
到了一条胡同口，副支书和经联主任要拐弯回家，支书也没歇步稍等。
于是，他们就问村长，说支书生气了？
村长笑笑，他就那样脾性，你们又不是不知。
副支书和经联主任就说，村长，你给支书说一声，我们谁家姑女和乡长家订婚都成，都甘愿。
肉烂在锅里，都是自家姑女，谁嫁过去都一样，没有便宜别人。
　　村长说声知道了，就别了他们去追支书。
　　支书在十字路心站下来，村长上来说，亲家，拐饭店吃大肉水饺吧。
支书摆摆头，和村长对上脸。
　　“我说，把你家三姑女嫁过去。
”　　村长一怔。
　　“老三？
她结婚日子都已选定啦。
”　　支书翻一下眼。
　　“又没扯结婚证。
”　　村长舔一下嘴唇。
　　“怕她不同意⋯⋯老三死倔。
”　　支书转身想走。
　　“还能由了她？
”　　村长追上一步。
　　“我回去说说看⋯⋯”　　支书朝东走了。
　　“没啥说，就这样定啦！

Page 9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情感狱>>

”　　村长转身朝西走，又回身。
　　“定了吧。
我让三姑女把那边的婚事灭灯。
”　　二人对背而行，越走越远。
日光在他们中间拉出一杆一杆光芒。
谁家饭晚，炒菜的香味在日光中漾漾荡荡，跑着追赶支书和村长。
　　二　　村长家三姑女的对象就是我连科。
　　给你说，这是另外一个故事。
故事中的我们家，房后就是耙耧山。
说山其实是坡地。
去年春，草青青，树绿绿，香浓浓，我去田里锄草，忽见一种奇异，一面坡上，突然间，千千百百、
万万千千只野兔从山那边跳跃飞来，铺天盖地，像一群群土灰大鸟在坡面起落。
那兔子由西向东，一律镜色亮眼，闪着光泽，仿佛太阳一明一灭。
它们跃在空中，那眼和日光相撞，坡上就掠过一道道电闪。
它们勾头落地，眼睛躲开太阳，地上就一片黑暗。
我站在山上，当兔群从我面前经过，猛有一股冷风，一浪一浪掀着我的衣襟。
我的眼前白光道道，兔臊味割着我的鼻子。
我吼了一声，那兔群并不理我，只管飞跳着从我面前经过。
我捡起一块石头，朝兔群扔去。
我看不见石头落在哪儿。
兔群从午时突现，直到天黑方散，所过之处，草苗均被踏平，兔臊味弥漫三日不散。
　　这年，各家责任田都肥足草少，风调雨顺，小麦获个不曾有的丰年。
　　太阳烧在天上，地下生着青烟，狗都热得提着红舌躲在房阴下。
山坡上的小麦，昨儿还散着淫淫湿气，一日过后，就都焦了头儿。
麦芒闪着干焦黄光，指戳着赤红的天。
爆开的麦壳，紧含着一半麦粒，另一半在日光中敞胸露怀，苦叫着热燥，要挣脱壳儿去找寻生处。
终于，到了麦壳无力时候，风一吹，麦粒们就跳下麦壳，有了去处。
余下的壳儿，空房子般摇在穗上，发出沙哑的吟唤声。
麦行间的地老鼠，眼是绿色，热得张着紫嘴，疯抢着脱落麦粒。
然它们并不吃食，只把麦粒存在嘴里，等牙床两侧布袋满了，急慌慌转身回府，把粮食倒进仓里，又
赶忙出来收割。
这东西，夏天已开始储备冬粮。
乌鸦麻雀斑鸠，在树上纳凉，又一拨儿一拨儿扑向麦田啄觅粮食，干燥满足的叫声，在山上、坡地、
沟溪、梁脊，嘶嘶啦啦响出极远。
　　开镰了。
　　麦香味和着断麦秆散发的青藻气，从这面田地卷到那面田地，从这边山坡推到那边山坡。
收割的庄稼人，零星在麦田中，站起来是一粒黑点，像一只昂凝着的鸟头；弓下身，则融在日光中，
化在麦田里，和天平行的裸背，如同刚凸出地面的一块红石。
仔细去看，肉上的皮，则薄如蝉翼，淡白淡白，仿佛涂在石面上的一层晒卷的薄糊糊。
　　这是抢收。
忙像监狱样把村人们关着，割割捆捆，运运打打，晒晒装装。
我已经三天三夜未曾睡觉，站在田里，手握镰刀，恨不得一刀割在自己喉咙上。
一大片未割的干麦，海一样浮着我。
我极想沉到海里去。
　　爹从田的那头直起腰。
　　“还不割呀，竖着干啥！
”　　我看着天的远处，那儿有一朵白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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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歇歇。
”　　爹气了。
　　“不怕歇死！
”　　我不气。
　　“早就不想活啦，死了还好些！
”　　爹把手里的镰刀对着我摔过来。
　　“死去吧——自己没出息拿爹撒气儿！
”　　我看着那飞镰，伸长脖子，等着飞镰落上去。
　　“早晚会死的，别急！
”　　飞镰落到地中间，打倒一片麦棵。
有只鹌鹑，从麦棵间飞出来，投向天空，像一块坷垃掷入田地不见了，只留下叫声在麦穗上蹦蹦跳跳
。
爹最后瞥我一眼，驮着黄天大日下山了。
　　他回家提水喝。
　　麦海里忽地只余我一人。
一种莫名孤独和无边烦躁笼罩着我，仿佛天下地上，啥儿都没了，只剩下庄稼和镰刀，土地和连科，
火日和燥气。
悲凉戚楚硬邦邦压在我心上。
　　我怜我自己！
　　我高中毕业，学习好极，爱过的姑女爹当县长了，她也远走入城了。
一腔义愤回到村，曾为大队秘书的位置眼红过，为娶支书的丑女奋斗过，为当村干部、乡干部、县干
部⋯⋯朝思谋、夜思谋，到头来，仍还是站在自家田头上。
太阳在我顶脑上滚动，日光掴打着我的脸面。
乡间的春夏秋冬，像一条绳带束着我的手脚。
我站在田头不动，割过的庄稼地，向我袒露出黑毛茬茬的胸膛。
有只小兔，从那胸膛口跳出来，有梁脊兜个圈，正对我跑来。
它的四条小腿，一纵一跃，蹬起的金黄尘土，在太阳光中纷纷扬扬。
我盯着这小兔，朝深麦棵间退了一步，它像一个雪球朝我直射而来。
我飞起一脚。
小兔叽哇一声哭唤，腾到空中，一圈圈转动，毛儿根根丝丝，在它走过的线路上飘落，在日光中闪烁
。
我心里一阵松快，眼看着兔子在麦田上空划下一条亮虹，咚的一声，落了下来。
　　我朝那兔子走过去。
　　它还没死，躺在麦棵上，抽搐着。
我渴望看见兔眼里流淌的泪水，但是一滴也没发现，那两只小眼死死盯着我，目光触在我脸上，有声
。
再也不消一丝慈悲。
我上前一步，举起镰刀，一下一下朝它砍去。
这小兔真是软嫩，我每一镰刀，都能从它身子这面进去，那面出来。
血殷红殷红，洒在麦棵上，又顺着麦棵哗哗流下来。
我看见刀片上的兔血紫亮，像月牙儿镶了金属红边，极为漂亮。
在我第三镰刀将下时，小兔的前腿动一下，双眼射出两束清清凉凉的光，我便把镰刀朝它眼珠砍下去
。
从这眼珠进去，从那眼珠出来，还又扎进麦田一半。
当我拔出镰刀时，有一颗眼珠，晶莹透亮，如一兜儿清水，吊在镰刃上，在日光下闪闪发光。
它终于死了，再也不那样看我了。
我的镰刀在它身上进进出出，自由自在，仿佛小刀在一片一片削着黄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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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味十分新鲜。
空气也跟着潮润起来，如深秋早上村胡同中流溢的白色气息。
至尾，我停刀细看，小兔不见了，面前只有一堆肉酱。
还有四条小腿，齐齐全全，伸在肉酱一边。
我端详一阵，发现很像四条猫腿，想分出差异，终是没能找到，就举镰将这四腿劈了。
兔腿骨在镰刃上咔咔嚓嚓，声音清脆艳丽，像支书开会时握手关节的声响。
我看见过支书握关节，四个手指，砰砰砰砰，像四声枪响，最后，大拇指“啪”的一响，总结了。
我想用镰刀把兔腿割下来，又嫌血酱上泥土麦粒太多，就用镰刀在兔头上一穿，提起，用力一摔，死
兔割着日光，朝田头沟中飞去，天空中哩哩啦啦，留下一条温暖红线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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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　　的的确确《情感狱》有我成长的许多最为真挚的情绪，写作它时我曾经不停的微笑，呢喃或流泪
　　——阎连科　　　　把心和情感毫无保留地交给写作，交给《情感狱》——它的每次再版，我都
感慨我今天写作中所丢失的那种人生真情与故事真情的相遇与重合，在我的写作中似乎再也不会如《
情感狱》的创作那样不期而遇和水到渠成了。
这是一种感慨，也是一种无奈。
因此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写作岁月的延续，对《情感狱》的看重，将会愈发地增长和感叹。
　　——阎连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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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情感才是小说的脊梁，真挚才是照亮小说的久远的光芒让《情感狱》的情感之光，照亮你的记忆
深处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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